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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的分层及其外围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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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词汇具有全民性，应该指一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在使用这种语言交际时出现的所有的词。词汇
中，长期而普遍使用的词聚集在词汇的中心，构成了词汇的基本层；普遍使用而未经过历史选择的，或长期

使用但普遍度略阙的，构成了词汇的常用层；各种只限于某些局部范围内使用的词，组成词汇的局域层；已

经退出语用和新产生尚未被群体接受的词汇成分，处在词汇的边缘层。局域层和边缘层构成词汇的外围部

分，通常特别受关注的新生词、历史词、古语词、方言词、行业词、外来词大多是这一部分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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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学中的问题颇多，本文讨论词汇学中部

分存在分歧的问题，如对词汇的全民性的不同理

解，重点讨论处在词汇环靶状结构外围的局域层

和边缘层的特性，以及它们与通常词汇分析中所

涉及的新生词、历史词、古语词、方言词、行业词、

外来词等概念的关系。

一、词汇的全民性

词汇具有全民性，但词汇全民性到底指一种

语言的所有使用者都掌握的词，还是指这种语言

的使用者中有人使用的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这样，具有全民性的词汇成分可能包括 ：

A.在全民中通行，即这种语言母语使用者全

都掌握的词。

B.除上述A类词语之外，还包括那些部分人

使用、未在全民中通行的词。

C.除上述A、B类词语之外，母语使用者或者

非母语使用者在使用该语言时所出现的变异词。 

有人主张只有全民通行的词才有资格充当词

汇成分，未能在全民中通行的词（比如所谓的“生

造词”），不具全民性，因此，它们不是这种语言

的词汇成分。这种意见看似严谨，但在实际的分

析中却面临困境。因为，确定生造词不属于词汇，

比如，汉语说话人使用的生造词不是汉语词汇成

分，那么它是什么？难道是外语，或是非语言的

成分？

交际中使用未在全民中通行的词，可能造成

交际障碍，不利于人际沟通，因此颇受排斥。但

是，事实上，不仅是生造词，凡在交际中涉及各

种人们不熟悉的概念，都会造成交际障碍，这种

障碍的出现，与人的知识经验有关，而与表达单

位的新旧无关。陌生的词汇成分影响人们的理

解，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不了解而否定客观的

存在，生造词不符合语用的典范，但既然它在交

际中作为“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出现，就无法否

定它的词汇成员的资格。

因此，本文认为，词汇的全民性，应该指一

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在使用这种语言交际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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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的词，不论它是否通行，也不论对话人是

否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话人是在使用

这种语言造句单位进行表达，并且没有在表达中

杂入其他成分。

总之，全民通行的词汇成分只是词汇中的一

个部分，它非常重要，但不是全部。词汇中还有

数量巨大的、只用于某些限定范围的成分，或者

叫外围成分，它们是词汇中容易造成交际障碍，

也是容易带来新鲜感的成分，是词汇中多变的成

分，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值得关注。

二、词汇的分层

通常，我们把词汇分为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

两个部分［1］39-49，不过如果从细划分，根据词汇成

分在稳定性和普遍性方面存在差异，可以把词汇

内部分为四个层面，呈环靶状结构（见图1）。

 

图1   词汇的分层结构

词汇中，长期而普遍使用的词聚集在词汇的

中心，构成了词汇的基本层 ；普遍使用而未经过

历史选择的，或长期使用但普遍度略阙的，构成

了词汇的常用层 ；各种只限于某些局部范围内使

用的词，组成词汇的局域层 ；已经退出语用和新

产生尚未被群体接受的词汇成分，处在词汇的边

缘层。其中，基本层和常用层构成词汇的主体部

分，它们是完成交际的基本用词，可以满足一般

的交际需要。而局域层和边缘层的词汇成分，主

要反映交际中特殊表达的需要，它们本身是不自

足的，即不能脱离词汇主体部分的成分完成交际，

形成词汇的外围部分。

三、词汇的边缘层和新生词、历史词

语用中个人的创新和语用的变异，都造成了

词汇的新成分。很多时候，人们认为那些流传不

广的生僻词或生造词没有取得词汇成员的资格。

但是，既然这些成分已经进入了语用，参与了交

际，生硬地把它们排斥在词汇之外无济于事，因

为它们在实际上（至少在某一次交际中）已经充

当了语言交际中“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的角色，

应该承认它们的词汇成员的地位。问题是这类成

分未被众人接受时，缺乏复现的机会，活性不足，

处在词汇的边缘。

从以往的语文批评实践来看，词汇中的“生

造”和“新造”之间没有明确可辨的界限，关键在

于人们的主观态度。［2］171新生的词汇成分有违人

们的语言经验，具有陌生感，面对这种陌生感，

人们可能采取两种相反的态度 ：鼓励变化的人们

通常采取肯定的态度，说它们是新生的、新鲜而

富有生气的 ；反之，主张不变的人们站在否定的

立场，就认为它们是生造的、生硬的而不可接受

的。不过，这种基于个人语感的判断，带有很大

的随意性，从以往几十年报刊上发表的语文批评

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这类词多持否

定态度，可是不少被批评为生造的词，后来却被

大众所接受，成为充满活力的新词 ；反之，20世

纪90年代以来，被一些论者以为有生命力的词，

却未被大众接受，销声匿迹了。其中的偏差十分

明显。

也有人主张，根据语用实践，把未能流传的

新词归入生造，而把大众接受、流传开来的词判

为新造，那么，我们在评论一个新出现的词汇成

分的时候就需要测知它的未来，根据未来为当前

的新词下结论。但要准确地测知一个词的未来，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可能。而且，这种根据未然为

已然的事实下结论，未免颠倒因果。公众的接受

度是一种事后的认定，这种“成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判断标准，可以体现词在语用中的适宜程

度或活力，但不足以判定它是否为一个词。因为，

一个不成功的新词也是词，既然是词，当然是词

汇的成员。因此，重要的不是区分是否生造词，

重要的是正确地认识新产生的词，了解新词面临

淘汰的可能。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新生的词汇成分中，当

然会有一部分一路走高，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后代

词汇的常用成分，但还有许多词汇，只在当时或

某一历史阶段有一些用例，过后就不再被使用了，

甚至有些新生的词汇成分，只在文献中有少量甚

或个别的记载，离开这些特殊的语境之后，就再

词汇的分层及其外围成分



·122·

  2014.1

也没有出现。以当代汉语的新生成分为例，有人

从1978年至1999年间在《语文建设》《汉语学习》

等语言类刊物刊登的讨论词汇新质的论文中，搜

集到214例新词新义，用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对

它们的使用情况展开考察，结果发现，其中有17

例（7.9%）在语料库中没有用例，它们是 ：

闷包、胖管、搭批、吃床腿（以住宿费的

名义报销本应自理的外出费用）、二名烟、形

状书（根据故事情节剪成图画的儿童读物）、

支票饭（支票结账的公款饭局）、不发言权、

健康步道、点子商品、售外服务、电报拜年、

拳头作品、三保三压、商标西瓜（贴有商标

的西瓜）、一孩农户、空中教育 /空中学校。

另外，有21例（9.8%）在语料库中出现不到

10例 ：

打托儿、廉业（使行业廉洁）、台阶论、

三无小说、礼品音带、换位意识、抢手商品、

二十响 /手榴弹（行贿用的烟酒）（以上1见），

三笔字、二手商品、金牌营业员（以上 2见），

咽喉项目（3见），愚昧消费（4见），冒富大叔、

转亲（换亲）（以上 5见），站立服务、食品一

条街、地方粮票（国家指标之外聘任的技术

职称）（以上 6见），折子工程、可批性（以上

7见），电霸（8见）。

通常，被论文提及的是比较引人注意、通行度

比较高的词汇新成分，而不是词汇新成分的全部，

即使如此，仍有近两成的新词新义其实并不流行，

或者很少进入文献记载。当然，也有出现率很高

的词汇新成分，比如有62例出现率超过1 000，占

29%，其中有13例（6.1%）在语料库中的出现率

在5 000至9 999之间，5例（2.3%）超出10 000，

数量可观 ：

创汇（5218见）、热点（5331见）、群体

（5346见）、窗口（5530见）、评估（6369见）、

软件（6515见）、台阶（层次，7332见）、包装

（7824见）、出台（8247见）、扶贫（8320见）、

启动（8512见）、对话（9211见）、辉煌（指杰

出的、灿烂的，9771见），力度（11228见）、

含（包括，15038见）、引进（19234见）、参与

（28015见）、开放（55952见）。

然而，短时内曾经有过较高使用率的词，未

必都能够长期沿用，在214例中，有些词现在已

经很少见或者基本不用了，比如 ：

脑体倒挂（33见）、治愚（122见）、大包

干（357见）、三角债（417见）、大团结（十元

面额的人民币，470见）、BP机（702见）、大

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1052见）、大哥

大（1119见）、卡拉OK（1407见）、下海（2064

见），等等。①

新生的词汇成分中，有一部分逐渐普及、流

传后世，从词汇的边缘部分走向词汇的中心。但

对于多数新生词汇成分来说，从产生之后就面临

巨大的淘汰压力，未必都具有强大或旺盛的生命

力。那些偶或一现或短时使用的词汇成分，都留

在了词汇的边缘部分。

许多词在历史的发展中，退出了交际，成为

词汇中的消亡成分，我们把它们称作历史词。通

常，历史词指古代使用过而现代不再使用的那些

词，因此，也有人称它们为古语词。不过，历史词

与古语词是有区别的，有些因时间的推移不再使

用的词，它们使用的时代其实离现在不远，但也

成了历史词，比如三四十年前曾高频使用过的词

“基干民兵”“五保户”“赤脚医生”“双抢”“三夏”

“四清”“清队”“揭批”“一打三反”等，虽然还留

在一代人的记忆之中，但时过境迁，已经罕见使

用，成了不是古语词的历史词。

对于汉语这样具有漫长历史和丰富文献记

录的语言来说，历史上消亡的词汇成分，并没有

彻底消失。大量已经从汉语交际中退出的词汇成

分，留在人的记忆中，或保存在传世文献和未出

土文献中。当旧时或传世文献中的某些内容重新

受到世人的关注，或者埋藏的文献出土面世，那

些已经退出交际的词汇成分，又可能重新回到我

们的交际中。因此，那些曾经使用过的词汇成分，

不论它们退出交际有多久，只要它们还以某种方

式保存着，就没有真正从词汇中消失，它们被保

留在词汇的边缘部分，随时有启用的可能。

对于词汇来说，边缘部分的意义在于，其中

的成员虽然不是词汇中有活力的成分，但是，不

仅处在其中的新生成分可能从此发展，那些退出

交际的成分，在需要的时候也可能重新获得活力，

来适应交际的需要。比如在十年动乱结束时一度

高频使用的“拨乱反正”“小康”等词，都是从历

史文献中重新启用的。因此，可以认为边缘层也

是词汇的备用部分。

①以上参见赵静《新词新义与对外汉语教学》，四川大学

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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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词汇的局域层和方言词、行业词

词汇的基本层和常用层中的成分，是全民

共同使用的词汇成分，它们构成了词汇的主体，

能够基本保证公共交际的正常开展。然而，使用

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之间，存在地域、年龄、性别、

职业、文化修养、兴趣爱好等多方面的差异，在

这些差异的基础上结成了许多不同交际群体。

不同交际群体有各自不同的话题和关注点，由

此形成不同的词汇习惯，出现了不少只适用于

某些群体或某些场合、通行度受到限制的词汇

成分，形成词汇的分块。这些词汇分块中的词汇

成分，只适用于某些群体成员或某些交际场合

之中，而不被其他社会成员接受或不适用于其

他交际场合。大量词汇成分的使用，因此有了局

域性的特点。

局域层中的词汇分块，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因

素所造成。由于自然的因素，形成了语言的地域

差异，即方言差异，致使某一地方的部分用词与

其他地方不同，产生了所谓的方言词。通常意义

上的方言词，专门指那些有别于其他方言或共同

语的用词，而不包括一种方言中所有的词，因此，

方言词只是一种方言词汇中有地方特点的部分，

各方言词汇的主体部分与共同语相同，方言不是

有别于共同语的独立系统。

通常，我们把那些只用于方言、不用于共同

语的词，理解为方言词。但是，也常有人把来自

方言、出现在共同语中的词称为方言词，这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出现在共同语中的方言词，其实

已经脱离了原有的使用范围，进入全民交际，它

的方言色彩只是反映它的来源背景，所以准确地

说，还是称为方源词为好，这样可以区别于那些

仍然只用于某些地方的方言词。［3］237

来自社会的因素跟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角色

有关。由于社会分工、信仰兴趣等原因，具有相

同关注点的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会经常在一起，

谈论共同关心的话题，形成固定的交际群体，并

且产生了一批适于本群体交际需要的社团用词，

这样的词被称为行业词或者行话。

社会的行业大多是从全民公共活动中区分出

来的，行业也需要与公众交流，因此，行业用词

中会有相当多的成分与公共用语相同，具有开放

性。但是，行业特有的专门知识和特定的交际需

要，催生了一批只有同行同道中人才有必要使用

的词，这类成分往往是行外人所不了解的，具有

封闭性，形成行业词。社会分工的细化，各种职业

或专业、宗教信仰、兴趣爱好都促成了行业性交

际社团的形成，使行业词趋向多样化、复杂化。

在群体内部，出于保密等特殊的交流需要，

会为一些常用概念专门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表达形

式，代替通行词语，这就是所谓的隐语或者黑话，

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业词。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网络

用语，也是一种行话。尽管借助现代技术，这类

词语的流行迅速，波及面广，但它们仍然缺乏全

民公共性，是一种特殊的局域用语。

人的年龄、性别、文化修养、语境等因素也

造成词汇使用中的群体性差异，比如，在同样内

容的表达中，小孩用词与成人有差别，男性用词

与女性有差别，文化修养不同、交际场合的不

同、语体和文体的不同，都会存在用词差异。不

过，这类群体用语与行业用语不同，它们不是特

定交际群体内部使用的词汇成分，而是不受交

际对象限制，反映说话人本身的修辞习惯，反映

使用者个人的修养和语言运用能力的词汇现象，

主要体现说话人用语的得体程度，具有很高的

开放性。

五、局域分块的交叉 

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彼此之间必须有足

够的联系，这样，就促成了不同群体用语之间的

交流。因此，出现在词汇局域层的群体性用词，

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另一方面，也有着不

同程度的关联。

首先，所有群体性的用语，都不能脱离全民

的用语，在一般情况下，不论是地域还是行业造

成的群体用语，都会有相当一部分跟全民的用语

直接相通，成为全民用语的一部分。只有越出了

全民关注范围的地域性、行业性很强的概念，相

关的用词才会成为局域性的成分。此外，由于地

域、历史或群体特殊约定而造成的与全民用语相

异的成分，也构成了局域性的词汇成分，但这类

成分大多以全民用语为基础而创造，并跟全民词

汇成分有对应关系。这样，一个地域或行业的群

体用语中，只有一部分保持了本群体用语的特殊

性，另有一部分跟全民用语发生重合，形成全民

用语在局域中通行的现象。

其次，局域层词汇成分可外向渗透。人们在

社会上的角色是多样的，因此，一个人需要参与

词汇的分层及其外围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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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交际群体，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交际场合

根据适宜性选择不同用词进行交流。但是，也存

在相反的情况，由于交际群体的相邻关系或其他

原因，表达者在与甲群体的交流中，使用了乙群

体的用语，最后导致乙群体用语渗入甲群体，造

成不同群体用词的交流和共享，使部分行业性或

地域性的词汇局域成分，出现在多个群体用语之

中，甚至出现在全民用语之中，形成局域性词汇

成分的扩散。

反之，一些全民通行的词汇成分，在历史发

展中，由于社会分工细化或词汇历时更替等原因，

退出了全民使用范围，只保留在部分群体之中，

成为局域性的词汇成分。

由于以上原因，局域层中的词汇分块之间，

存在复杂的关系，其中有的彼此界限分明，有的

互相交错，相容相依。

六、外来词

从来源而论，一种语言的词汇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部分 ：本语词和外来词。本语词是指某种语

言内部产生的词，也可以叫本源词 ；外来词则指

从其他语言借入的词，也可以叫外源词。在本语

词中，如果有方言与共同语区别的话，共同语中，

还可区分出共同语的自有词和来自方言的词，即

上文已经提到的方源词。①

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中，与外族交往较多的

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吸纳外来词语，外来

词语通过这些群体向全民扩散。语际接触通常集

中在某些邻接地区，因此，引入汉语的外来成分

可能存在方域背景，尤其在音译词的转写方面，

比如把Wall翻译为“华尔”，其中“华”的汉语普

通话发音跟英语差别很大，但是，用上海话来读，

就很接近英语发音了。②

语言接触中的外来影响，即在语际交流中受

到的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表现为直接引入外

语的成分，或是受外语或外文化的影响，本语的

成分发生了变化。［4］4在这些变化中，外来的影响

不可忽视，本语的影响也全面存在。受外语影响

出现的本语变化，材料和规则都是本语的，只是

变化的动因是外来的，其中本语因素自然不必赘

言。即使是直接引入外语的形式，本语的影响也

明显可见，比如音译的外来词进入汉语采用汉字

记录，并按照汉语的习惯发音，甚至引入的字母

词也明显地带有汉化倾向的讹变。

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外来影响包括意译、音

译、书面借形等几种方式。 

意译，用本语的词汇成分或本语的词汇材料

和规则构成新词转译外来的概念。意译大量地建

立在汉语词与外语词的语义对应关系上，并不存

在外来影响下的汉语的变化。语言接触中的外来

影响，指改变汉语成分的外来因素。导致汉语词

汇变化的意译，包括两个方面 ： 

其一，引发汉语词义变化，其中 ：A）用汉语

比附外语，如用指佛教徒的“僧侣”指欧洲的宗教

徒 ；B）翻译外语词本义，为汉语引入引申义，如

把英语dry（干，缺水的）的引申义“低糖的”引入

汉语，用于葡萄酒的分类名称“干红”“干白”。 

其二，催生汉语新词，其中 ：A）通过汉语的

理解造成新词，如飞机、轮船 ；B）仿照外语词结

构，通过语素对译形成了仿译词，如黑板、篮球、

蓝牙。

上述两个B类，有人称为直译或仿译。对于

意译词，有人认为它是外来的，因为它是在语言

接触的背景下，受外来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 ；有

人则认为它是本语的，因为意译词使用的是本语

的材料和规则。两者分歧在于对外来词的判定标

准。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外来事物不等于外语，

外来事物引进后会迅速本土化，并激发本语的创

新，比如现代流行的电脑、手机都不是中国人的

发明，如果把这类词都说成是外来词，跟大众的

语感相去太远。此外，新词的产生可能受多种因

素的刺激，如把受与外语有关的外来事物的刺激

而产生的新词单独归为外来词，那么受其他因素

刺激产生的词又如何归类，目前尚无可行的研究

与探讨，无法形成合理的分类系统。因此，根据

构词材料和规则，意译是受外来影响产生的本语

词汇新成分。

借词指借用外语形式的汉语新词，是公认的

外来词，包括音译和书面借形两种方式。

音译。通过汉字记音的方式引入外语表达的

概念，包括 ：A）纯记音，用表音不表意的汉字翻

译外来词，即用汉语的发音习惯说外语。包括译

词和译字（字母缩写形式的翻译），如尼古丁、克

格勃。B）记音附义。用有表意作用的汉字作音译

①具体参见彭晓《当代汉语词汇新质研究》，四川大学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参见吴开秀《〈现代汉语词典〉英源外来词研究》，四川大

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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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但汉字意义与外语原词无关，是假性的意

译，如可乐、脱口秀。

借形。直接采用外语的书面形式，包括 ：A）

日语汉字词。采用日语汉字词的意思，按汉语发

音，如干部、景气。B）字母词。采用外语字母词

的原形，读音汉化，如OK，WTO。C）阿拉伯数字。

按汉语读音，在一定条件下可与汉语数字替换。

后两类词具有超语言的符号功能，可以出现在不

同的语言中，用不同的读音表达相同的意义，比

如H7N9可以用于不同语言，但汉语读法跟其他

语言不同。

在外来词的引进中，也可以综合用上述两种

手段，用复合的方式造成借词，包括 ：

重译。对一个词的部分或全部作重复的翻

译，构成译词，包括 ：A）记音加意译，在全音译

以后加上意译的类名、特征或全意译形式，构成

译词，如芭蕾舞、酒吧、麦克风话筒。B）借形加

意译，在采用外语词的全形之后，附上意译的成

分，如IC卡（集成电路卡。IC，英 integrated circuit

的缩写）。 

混译。采用两种译法分别翻译一个词的两部

分。A）半音半意，对外语词一部分用音译，另一

部分用意译，如冰淇淋、新西兰。B）半音半形，对

外语词一部分用音译，另一部分借用外语原形，

如T恤、卡拉OK（无人乐队。卡拉，音译自日语か

ら ；OK，指英 orchestra，借用英语字母之形）。C）

半意半形，对外语词一部分用意译，另一部分用

外语原字形，如X光、维生素A（英语vitamin A）。

以上据现代汉语中的外来成分为例作了讨

论。事实上，社会在不同种群的交往和融合中发

展，语际的接触和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汉语在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外来成分。

但是，由于时间的作用，进入汉语的外来词，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交融融入了汉语之中，它

们的外来面貌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那些没有采

用汉字的外来成分，由于书写形式的标示作用，

才会长时间地保持外来的面貌。对外开放导致大

量的语言接触，外来文字对汉语影响因此大增，

大量西文字母混迹于汉字之中，对汉语的书面表

达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汉语的书面形式面临三

种选择 ：A）保持中西文字混用的状况 ；B）在趋

同性的作用下，走向拼音化 ；C）保持汉字体系，

外文字母受汉字同化。前景值得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外来词、方源词的分类，是

基于单纯群体关系的词汇来源，不考虑词汇的普

遍性和稳定性。因此，在词汇分层分析中，外来

词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它可以分别归入基本层、

常用层、局域层的各部分（比如某一方言、某一

行业用词之中）以及边缘层。

七、词汇的外围成分与汉语词汇研究

词汇的外围成分表达的对象有两种，一是

某些领域内的特有概念，一是作某些通行概念

的同义形式。跟词汇的主体成分相比，它们缺乏

普遍性或稳定性，本身不成系统，通常不能独立

完成表达或胜任一个交际过程，是词汇的次要

部分。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词汇中的主体部分，

因为公共性强，大众熟悉度高，在语用中带有很

强的泛化色彩，它们的个性就比较弱，缺乏新鲜

度和刺激性，不易引人注意，交际效果比较平淡。

反之，形式新颖的词或者意义变化了的词，即所

谓新词新义，由于与人们的语言经验存在距离而

形成陌生化，导致接受和理解方面出现障碍。交

际中的障碍，一方面影响交际的顺畅，但同时也

给交际者带来新鲜的刺激，激发交际参与者解读

疑难的兴趣，通过这样的刺激，加深了人们对这

个概念的印象，获得良好的交际效果。

在汉语历史上，存在大量对旧词的翻新，即

对已有表达形式的概念采用其他表达形式，形成

了数量可观的同义词群。为旧词所表达的概念再

造一个新的形式（新词）或改用其他形式（新义），

其中的新造成分，最初应该是个人的言语行为的

结果，属边缘层成分。但如果它能被群体接受，

就进入了局域层。但能否进入常用层或基本层，

替换旧词，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

从最近几十年来的词汇历史研究，尤其是从

专著或专题的词汇描写来看，出现在古代文献中

的当时词汇新成分，大多缺乏充足的用例，对这

类词汇成分作共时考察，可以看到，不少词汇新

成分很少或没有共时材料的支持，有的只见于某

一文献或某人作品之中，甚至只有孤证。这正反

映了词汇外围成分的分布特点。从历史追踪来

看，不少词在同时文献及后时文献中偶或一见，

且沿用不久，有些可能会有稍长的历史延续期，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词汇新成分，能够长期沿用，

流传至今。因此，词汇历史研究中涉及的词汇新

成分，都是词汇的外围成分，它们或许有成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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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主体成分的可能，但尚需历史的考验。

尽管如此，词汇新成分的考察和搜集仍是汉

语词汇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不论后

代是否延用，词汇新成分的出现，都是词汇变化

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对这些变化作出描写，历史

变化就无从说起。

当前颇受关注的现代汉语的新词新义研究，

也属于词汇外围成分研究的范畴。因为现代的新

词新义也有一个产生和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

不一定都获得全民认可。从近年来的观察可以看

到，有些盛行一时的词，在三五年之后就销声匿

迹了，还有更多的词汇新成分还没有流行开来就

被人放弃了。当代语言生活中新词新义的表现，

跟历史文献中的词汇新成分，同出一辙，它们共

同证明，词汇新生成分的高产出和高淘汰是词汇

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

八、结语

词汇内部成员众多，但并非所有的词汇成分

都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一般说来，那些人们

习以为常的词汇成分，很难引起特别的注意，容

易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处在不稳定状态中的

词汇外围成分。关注词汇中的外围成分，就是关

注词汇中的特殊成分，这本无可非议，但是，这

种关注往往带来的是喧宾夺主的结果，人们会有

意无意地抬高这些本来并非词汇核心的成分，而

过度地夸大了它们的作用。我们在关注这些成分

的同时，应该给它们以恰当的定位，这将有助于

我们对词汇全貌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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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yering of Words and Their Peripherals
YU Li-ming

Abstract: Words are of universality, which refers to all the words used by all the users of a particular 
language in communication. Those words in long-established universal use cluster around the core of 
lexicons, thus becoming the essential layer of words; those words in popular use but not filtered by history 
or those in long-established use but not very popular constitute the common layer; those words confined 
to limited areas form the local layer; and those words out of use or those neologisms that have not been 
accepted by society become the marginal layer. The local layer and the marginal layer in combination form 
the peripherals of words to which most of neologisms, historical words, archaisms, dialect words, jargons, 
and loan words belong.
Keywords: Universality of Words; Layering of Words; Their Peripherals

The Life Circle of Literary Families
MEI Xin-lin　CUI Xiao-jing

Abstract: A core hallmark of the life of a literary family is its generational span and the height of its literary 
achievement. From a small to a medium, a large and a mega-sized literary family, and from an ordinary to 
an important and an eminent literary family, its life increases but the number decreases. The life of a literary 
family is shown in an embryonic, formative, developmental, flourishing and declining process. The more vital 
its life is, the more complete the process will be. The generational spa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literary family 
are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its “talents chain”. This boils down to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 
circle, including the “inner circle” formed by the relations within the literary family, the “intermediate circle” 
constituted by the families and its matrimon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outer circle” built by the family and other 
social connections.
Keywords: Literary Families; Life Circle; Talents Chain; Ecological Circle

The Evolution of the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A Comparison 
betwee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and Those from Shanxi

PENG Nan-shengSHAO Yan-tao
Abstract:  The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identified by Shi Jianya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rit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fall of some regional business groups in modern times.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and those from Shanxi represent two evolution paths. As business scale grew, the 
former changed gradually from small-sized family or clan businesses to joint enterprises run by people of the 
same region, and the latter gradually became professionalized enterprises of family cooperation through their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clansmen, hence their lesser dependence on the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The difference in pattern betwee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and those from Shanxi influenced their 
institutional innovativeness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the clan system was 
combined with the western shareholding system, thus lowering cos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making 
possible the shift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sm, while the pattern of businesses from Shanxi resisted modern legal 
person system, leading to high costs i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words: Same-region Professionalized Business Pattern; Businesses from Chaoshan; Businesses from Shanxi; 
Comparison


